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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講的故事，發生於春秋時期的齊國。春秋是個怎

樣的時代？古今第一傳記名家司馬遷說：「《春秋》之中，弒君

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

這樣的時代自然是一個亂世。齊國又是個怎樣的國家？武王伐

紂後大封諸侯，現已被尊為神話人物的姜子牙，分封至齊國，

發展工商業，開發魚鹽資源，迅速崛起為大國。

從古至今，提起姜子牙，總少不了「足智多謀」這一標簽。

而這個由他老先生所開拓的國家，也有著天下最為根深蒂固的

計謀傳統。

此後多年，齊桓公成為第一位霸主。其宰相管仲最早嘗試

改革，鼓勵國人經商，開設官方妓院，被尊為商人之祖、妓女

之神。

輪到司馬穰苴出場時，當朝的已是齊景公。那時他的名字

還叫田穰苴。這個後來被稱為姜子牙之後第二個軍事家的男人

還只是一介草民。

人如其名，這句話放在田穰苴身上再合適不過。從字面上

來講，穰是指「黍麥等植物的莖秆」，苴則是指「鞋底的草墊」。

他面色枯黃，又瘦又高，還略略有些駝背，站在風中像一根搖

搖欲倒的稻草。

田氏雖是齊國望族，但田穰苴只是極為疏遠的一支，根本

沾不上甚麼光，在宗族中的地位也卑微如一棵稗草。

如果不是那場戰爭，恐怕住得稍遠一點的鄰居，都不會意

識到世上還有田穰苴這個人存在。而近一點的鄰居也會想：他

爹媽怎麼想的，怎麼連起名都不會起個響亮點兒的？好在，老

天自有他的邏輯。

二桃殺三士

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那一年，齊國的江山在大戰的威壓之

下，飄搖如同紙糊的一般。因齊景公貪圖淫樂，不恤民力，國內民怨沸

騰。鄰邦晉國和燕國一向眈眈相視，見有機可乘，先後興兵入犯。兩軍

到處，勢如破竹。晉軍破阿、甄兩邑，燕軍殺過黃河。

都城臨淄岌岌可危。王位上，齊景公一雙醉眼看著杯裏的美酒，

臉上漾著漠然的笑。他的眼前浮現起三個人影：田開疆、古冶子和公孫

捷。他們是齊國的三員虎將，力能拔山，有萬夫不當之勇，立有赫赫戰

功。他們還曾上沂山打虎，下東海刺蛟，並將捕獲的生猛海鮮獻給齊景

公。假如他們三虎能領兵上陣，何愁敵軍不退……

這樣想著，齊景公臉上的笑一掃而空，漸漸聚起了陰雲。他的手抖

了幾抖，目光刺向不遠處的相國晏嬰。

晏嬰，齊國夷維（今山東高密）人，歷任齊靈公、莊公、景公三

朝。這位三朝元老，身材矮小，機智善辯，既擅外交，又能治國，深為

齊景公所倚重，也傳下了「橘化為枳」、「揮汗成雨」等衆多成語典故。

然而，在不久之前，晏嬰剛剛做了一件事。

他對齊景公說道：「田開疆、古冶子和公孫捷這三人，自恃功高，

不守為臣之道，恐成後患。」

齊景公一聽，心懸了起來。無論是哪個國君，聽到大將有不臣之

心，都難免緊張。而且，齊景公又有極特殊的經歷—此前因權臣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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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齊國經歷了十六年內亂。齊景公幼年即位，大權旁落，忍辱含垢多

少年，才有了如今的安穩。而現在，向來最靠譜的晏嬰卻說，三虎「恐

成後患」。

「相國，依你之見如何？」

「除之。」齊景公點了頭。

怎麼除，是個問題。齊景公有點擔心，三虎非同小可，殺怕殺不

了，抓又怕抓不住。萬一他們投降敵國，把齊國的核心機密都泄露了，

那豈不更危險？

晏嬰嘿嘿一笑。他獻上一計，先讓齊景公下達犒賞三虎的諭旨，然

後派人捧著金漆盒，坐車去見三虎。

三虎正在田開疆府上喝酒。聞說國君諭旨來，三人也不起身，只對

使者道：「何事？快講。」

使者：「君上有賞。」田開疆聞言跳起來，一把打開了金漆盒，裏

面赫然是兩枚鮮艷欲滴的桃子。田開疆咧嘴笑了，另外二虎一看也笑

了，笑得前仰後合。

使者站立不動，「君上有旨：請三位將軍中，功勞最大的二位，食

此御桃。」「那自然有我的一個。」田開疆伸手抓了一個。

公孫捷果然敏捷，一個箭步跨過來，搶了剩下的一個。

古冶子身材肥胖，掙扎起來時，發現兩個桃子都被搶走，便嚷道：

「你們搶得到桃子，就能說明自己功勞大嗎？君上的旨意，可是給功勞

最大的兩個人。」

田開疆和公孫捷二人，一聽有理，對望一眼，沒有立刻把桃子塞進

嘴裏。

於是，古冶子先把自己的功勞表了一番：「這些年，無論陣前殺敵

還是上山剿匪，我出生入死二十七次，難道功勞不算大？」

田開疆：「我仗沒少打，血沒少流，還曾在陣前替君上擋過三箭，

幾乎丟了性命，這功勞誰人能比？」

公孫捷：「我年齡比你們二位小，打仗也不多，但齊國那麼多貴族

想謀害君上，每次都被我拚死救下，誰也不能說功勞比我大！」

三虎爭功，各不相讓。一開始還能各叙其功，但很快聲音越來越

大，怒火越燒越旺。

田開疆把桃子往金漆盒裏一放，「倉啷啷」抽出佩劍，「既然爭不出

結果來，便比武決勝吧。」

公孫捷說聲好，也抽出寶劍。古冶子手握劍柄，望望這個，看看那

個，一時沒了主意。這時，卻聽那使者歎了一口氣：「君上的意思—

你們當真不知？」三虎面面相覷，許久才明白過來，原來齊景公對他們

三人已有了戒心，乃至起了殺心，頓時怒火中燒，吵嚷了一陣，又是悲

苦如潮。

三虎一度暗暗動過念頭，不如先斬了使臣，然後再將家丁合在一

處，直接去攻打齊景公。但轉念又一想：齊景公身邊有晏嬰，此人心機

如海，一定早早做好了準備，我等斷然成功不了，到時還白白惹人恥

笑—只是，咱們當年為君上拋頭顱灑熱血，整個齊國誰人不知哪個

不曉？怎麼君上說忘就忘了呢？今天拿這兩個桃子來侮辱咱們，今後還

不知又會怎樣。咱們都是鐵一般的漢子，豈能受這窩囊氣！

最後，田開疆大罵數聲，伏劍自刎。公孫捷一陣冷笑，自刺而死。

古冶子淚水長流，「二位將軍，區區兩個桃子算得了甚麼？但關乎名

節，古某又怎敢讓予你們？」又看了一眼使者，似乎在哪裏見過，卻已

無暇多想，只道：「你且去奏明君上，我三人絕無異心。」言罷，碰壁

而死。

從田府走出來，田穰苴發現，來時所乘的車並未在門口等著。他絲

毫沒感覺意外。他知道：在車夫眼中，自己一介草民又算得了甚麼？人

家肯定急著跑去相國府報信，請賞去了。他摘下了帽子。頭髮枯黃，眉

毛稀疏，兩隻眼睛也泛著灰黃色。

醫者說，這是營養不良以及肝病所致。三虎紅的血白的腦依舊在

眼前跳躍，他卻感覺自己的血已經涼了。二桃殺三士，好個晏相國。他

田穰苴自謂熟讀史書，通曉民風，卻想不到竟有如此陰狠毒辣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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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人或許會想，這三虎真是有勇無謀的莽漢，竟然如此草草了結生命！

但是，春秋就是這樣一個時代。上層社會中，「禮」像空氣一樣無所不

在，士人重名節，輕生死。

甚至在戰場上，敵我雙方也會嚴格遵守「戰爭禮」。那時以車戰為

主，需「結日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也就是，必須選

擇一處平坦開闊地帶，雙方約好時間，列好隊伍，再鳴起戰鼓，驅車衝

向對方，不用詭計。

歷史學家黃仁宇說：「春秋時代的車戰，是一種貴族式的戰爭，有

時彼此都以競技的方式看待，布陣有一定的程序，交戰也有公認的原

則，也就是仍不離開『禮』的約束。」

「禮」字當前，勝負事小，生死事小，興亡事小。所以，拒絕對敵

人「半渡而擊」致使敗亡的宋襄公，在當時絕非「蠢豬式的仁義」，而

是代表了一種時代精神。

於此，三虎不是匹夫，而是士，所以寧可死，必須死。三虎之死也

被後人記下。漢樂府《梁甫吟》中寫道：

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裏。

裏中有三墓，累累正相似。

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

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

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

誰能為此謀？國相齊晏子。

據說，三國時的蜀漢丞相諸葛亮，最喜歡吟誦《梁甫吟》。

晏嬰心裏的算盤噼哩啪啦直響。

三虎向來不把我放在眼裏，仗著幾分功勞，在大街上遇到我的車，

從來都不到一旁迴避。上朝的時候，還故意走在我身邊，尤其是那個公

孫捷，幾次三番戲弄於我：「相國，你都有我一半高啦。」

我三朝元老，豈能和你們一幫渾人一般見識？這下看你們斷了頭、

趴在地下，再來跟我比一比誰高誰矮呀？

再說，我何嘗不是為了君上和齊國社稷著想？你們三個說自己沒有

異心，可是當前政治局勢這麼複雜，就憑你們那點智商、情商，即便沒

有異心就能保證不被「敵對勢力」利用了？萬一被忽悠了，那跟造反是

不是也差不多？

我派田穰苴去傳旨送桃，想來他也是心甘情願的。初次在田開疆府

上碰見他時，他只是一個侍弄花草的園丁。恐怕這個活兒，也是他借錢

買了些冰片、麝香送給管事的人，求來的吧？雖然同是田氏子弟，但那

田開疆卻從未對他多看過一眼，連點印象都沒有，更談不上關照了。這

田穰苴平日忍氣吞聲，肯定早就發了狠，要混出個人樣來，我派他去傳

旨送田開疆一程，不正是他揚眉吐氣的時機嗎？

再說，那次我偶然碰到田穰苴去田府借書，順便跟他聊了幾句，發

現這個恍若「病夫」的人竟然精明強幹，見識過人，真讓人有點出乎意

料。於是，才特許他來相府拜會。誰知幾番長聊，這田穰苴竟然滿腹韜

略，是個絕世的將才。

若不是本相，他又哪來的接觸最上層階層的機會？只要他能為我所

用，對我、對齊國，都不失為一件幸事。

這樣想著，晏嬰的臉上露出了笑容。猛一抬眼，正碰到齊景公寒冰

一般的目光—飽含著怨毒與憤恨。晏嬰渾身一緊。趕忙收起笑臉。

他明白，眼下大兵壓境，無將可用，齊景公肯定是在怨他—害死大

將，自毀長城。這種怨恨，足以令他前程盡毀，腦袋搬家。

不過晏嬰並不慌亂。他深知，根據歷史上的傳統，名臣和奸臣的區

別無非是：名臣害人之後能推薦更好的人才來頂替，而奸臣則只管害人

卻並無合適的替代人選。而事實上，在設計除掉三虎之前，他早已有了

底牌。

晏嬰上奏：「微臣保舉一人，此人深諳韜略，乃將帥之才。他才是我

們齊國一隻真正的猛虎，相比之下田開疆他們，頂多只是三條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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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景公把酒杯往案上一放，「相國快說，此人是誰？」「此人名叫田

穰苴，雖出身低下，為田氏庶孽，但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

之。」「哦，他也姓田。快傳他進來。」

田穰苴終於走進了他眺望了無數次的王宮，見到了傳說中的國君。

齊景公對他的面試很成功，「與語兵事，大悅之。」當即下旨，任命田

穰苴為將軍，授予虎符，即日領兵出征。

「死了的人是美人。」田穰苴從沒有看過這句話。

不過他腦間經常盤旋著一個影子：丹唇外朗，玉樹搖風，那容貌、

風度、尊榮、邪氣，那一腔灑在黃土地上的鮮紅滾燙少年血……

那影子名叫莊賈，乃齊景公御前第一紅人。沒錯，連相國晏嬰也沒

有他紅。

齊景公和莊賈的相逢是有故事的。那年，齊景公用過膳，在王宮散

步，晏嬰垂首跟在後面，說些國事。路過鳥舍，齊景公一扭頭，發現一

個俊美少年正目光灼灼地望著自己，全無半點迴避的意思。依齊律，這

已然犯了大不敬之罪。

齊景公大怒：「這是何人？」

四下跪倒的人回道：「是負責徵集鳥羽的小官。」

齊景公本就生得相貌堂堂，特別一張臉如中秋之月，分外皎潔，這

時已被看得有點發紅，「原來是個羽（鳥）人，你為何盯著寡人看？」

「小人說是個死，不說也是個死。」少年這才跪下，緩緩道出驚人

語，「小人偷偷喜歡君上的容顏。」

齊景公憤然跺腳：「竟對寡人起了色心！來人！拖出去打死！嗯，

打死算了……」

「君上請息怒。」晏嬰說話了，「微臣聽說，抗拒他人的慾望與愛

慕，是不對且不祥的。又何況，即便是愛慕君上，也罪不至死。」

齊景公笑著罵道：「竟然還有這種道理。好吧，以後寡人沐浴，就

讓他來搓背吧！」

似乎只是一句笑話。然而，這羽人不僅撿了一條命，還得以跟隨齊

景公左右，後世稱之為「抱背之歡」，堪比「龍陽之癖」。整個過程，

晏嬰所起的作用極為關鍵，甚至是微妙而可疑的。這也被當成了他的成

績，寫入了以他的名字所命名的文集。

這羽人正是莊賈。齊景公對他寵幸之至，不稱其名，而呼之為「羽

卿」。那時，美男子是受追捧的。在臨淄城，莊賈頻頻現身各種場合，

他衣華服飲美酒的身影幻化為一道風景。

正是：塵世翩翩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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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祭少年頭

剛被任命為將軍的田穰苴，就向齊景公奏了一本，想請一位寵臣出

任監軍。

監軍是幹甚麼的？大致是臨時差遣，代表朝廷協理軍務，督察將帥

之人。據記載，田穰苴是最早提出設立監軍者之一。在此後的歷史長河

中，監軍長期存在，一直到唐朝被制度化。再後來，演變成了類似「特

派員」的角色。

「末將人微言輕，請君上明察。」田穰苴聲音低沉。他擺出了自己

的理由：第一，他出身不算好；第二，他從未帶過兵。雖然這將軍是國

君封的，但他本人在齊國卻並無威望可言。

畢竟，文人們有意見，只會在背後裏嘀咕幾句，但那些貴族出身的

將領和亡命沙場的兵卒，就不會藏著掖著了。再說，人家拋頭顱灑熱血

那麼多年，憑甚麼你來了就服你？一旦軍隊不能死心塌地聽指揮，這仗

還怎麼打？而由國君的寵臣做監軍，便能壓住陣腳。

齊景公一聽，樂了。他也正有此意。一則他擔心田穰苴難以馭衆；

二則，把傾國之兵交給一個自己並不瞭解的人，他也有點放心不下。

「說吧，你想請誰做監軍？」

「莊賈先生。」

齊景公哈哈一笑：「准奏！傳羽卿。」

朝堂之上，當著齊景公的面，二人約好，次日午時在軍隊大營

會合。

莊賈心裏老大不高興。

他不知道齊國之外怎麼樣，但在齊國他認為只有兩類人。一類是他

需要看眼色的；另一類是需要看他眼色的。齊景公和晏嬰屬前者，而其

餘所有人都屬後者。

你田穰苴算甚麼，竟然給我安排工作！領兵打仗是你的事，而我有

我的生活方式和個人情趣！於是，一踏出王宮的門，他就把約定之事拋

到九霄雲外。

田穰苴很認真。次日一早，他就來到軍隊大營，集合軍隊，立表

下漏。

那時沒有鐘錶，判斷時間主要有兩種方法：一是在空地插上標杆，

根據太陽的影子計時；二是用漏壺，根據漏水的刻度計時。

田穰苴把這兩種方法都用上了，看得出他對和莊賈的這場約會有多

重視。

正午的太陽高照，漏聲滴答，標杆投下漆黑的影子。午時已到，莊

賈果然沒有來。

時間一過，田穰苴就將標杆放倒，漏壺撤掉。傳令衆將，到中軍大

帳統一組織學習軍紀。當時，軍法負責人官名為軍正。因條文不明、作

風懶散，軍正被田穰苴喝令當衆打了十軍棍。

莊賈趕到時，天色已至黃昏。晚霞在天際燃燒，莊賈頎長的身材立

在斜陽裏，杏黃袍子大袖飄飄，一身酒氣凸顯了他的驕傲。

帥帳中擂響聚將鼓，衆將雁列兩旁。「監軍大人，你因何誤了時

辰？」田穰苴厲聲喝問。

莊賈打了個呵欠。心道：為何？大齊長公主為我擺酒送行，跟你說

得著嗎？

他一言不發，看都不看田穰苴一眼，只微微抬頭仰望天空。「莊

賈！」田穰苴暴喝一聲，「為將者從受命之日，就要把家中老小拋諸腦

後；在軍中不能有親疏之別；臨敵交鋒攻城拔寨，連命都不能吝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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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敵軍長驅直入，舉國震動，你看士卒們露宿餐風，戰死沙場，君上寢

食難安，百姓之命懸於你手。此時此刻，你還敢喝酒誤事！」

這番訓話猶如獅子吼，晴空一聲雷，銀河瀉九天，諸將為之一震。

衆人均想：這莊賈不男不女，早就看他不順眼了，新任的將軍竟敢如此

罵他，倒也不失為一個爺們兒！

莊賈心中一緊，他一時摸不著頭腦，暗想，要不要跟田穰苴解釋一

下，這貌似也是個惹不起的主兒？

正猶豫間，卻聽田穰苴又道：「軍正何在？依軍法，逾期該當何

罪？」因為剛挨了軍棍，軍正回答得斬釘截鐵：「當斬！」

田穰苴掃了一眼莊賈，冷冷道：「將莊賈推出轅門，斬首示衆！」

衆將心中一凜，紛紛望向田穰苴。

「甚麼？」莊賈也嚇得一哆嗦，膝蓋顫了幾顫，終於跪下來。他抬

頭仔細端詳田穰苴。映入他眼中的，是一張冷峻而刻板的臉，在史書

中，這張臉從來就沒有笑過。

忽然，莊賈明白了一切，也漸漸消除了懼意。他當然不傻，能在宮

中游刃有餘，他豈是不知厲害的？

「你當真要斬我？哈哈哈哈。」莊賈仰天一陣長笑。

田穰苴點了點頭，猛一揮手。大帳一片靜悄悄，四名刀斧手，齊刷

刷站到了莊賈身後。

莊賈摘下腰間佩劍，舉過頭頂，「這是君上賜我的當世名劍，想來

你見都沒有見過，還給君上吧。」一旁早有人雙手捧著接過去。

又摘下一塊晶瑩玉佩，「此邙山古玉價值連城，你這村夫的身家性

命，怕都不值其九牛一毛。可惜如此美玉，再不能得其所哉！」言罷，

一把摔得粉碎，扭頭大步向帳外走去。

「姓田的，斬我，你不配。只恨大好頭顱，斷於村夫之手！」

眼見國君的紅人要人頭落地，莊賈的手下都嚇蒙了。他們知道，此

時能救莊賈的只有齊景公，連忙飛車入朝。

齊景公聞訊也大吃一驚，心道：「田穰苴你小子搞甚麼？不知道羽

卿是我甚麼人嗎？我把活人借給你，不是把他腦袋借給你！」

齊景公趕緊派自己親信使者持旌節，駕車趕到軍中，來赦免莊賈

的罪。

遠遠地，使者就看到大營轅門的高杆上懸著一人的首級。待得近

些，使者只覺得一陣眩暈—不是莊賈，還能是誰？再看那三軍將

士，個個站得筆直。四下鴉雀無聲，唯有風吹軍旗獵獵作響，旗上的

「田」字陡然間擴張得比泰山還大、比黃河還廣。

使者在路上的滿腔怒火，轉瞬燒盡，只剩一片冰冷悲戚的死灰，半

點青煙都不敢冒出來。他小步快跑進了中軍大帳，向田穰苴宣旨。

田穰苴恭恭敬敬，接完旨，也未給使者看座，只說了一句話：「將

在軍，君令有所不受！」

據史料，這句話連同它的意思，都是田穰苴原創。使者一下沒聽

懂，還想說點甚麼。此時，又見田穰苴厲聲喝問軍正：「軍營當中不能

跑馬，如今使者在營中馳騁，該當何罪？」「當斬！」軍正的回答比剛

才更響亮。「啊！」使者瞬間蒙了，心道，「我、我怎麼成了莊賈第二

了？」他的兩條腿抖得如篩糠一般，雙肩聳起不停哆嗦，一陣風吹來，

頭上的帽子滾出老遠，而他全無知覺。如果不是想著自己是國君派來的

使者，他可能早就撲通一聲跪下了。

田穰苴面沉似水，環視左右，片刻，悠悠道：「君上的使者—不

能殺。」

接著，他傳令將使者的馬夫斬首，將車左邊的馬也斬首，並砍下了

馬車左邊的立木，算是對使者做了象徵性的處罰。

然後，他對呆若木雞的使者道：「尊使請回，代我向君上奏明

一切。」

使者拔腿就跑。

一刀，將國君的第一紅人斬立決；一刀，將欽差大臣驚得落荒而

逃。此前數千年，沒有人比田穰苴殺得更霸氣、更徹底。

這是震古爍今的一次亮相。大戰在即，整頓軍紀的最快捷手段莫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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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誅殺—最簡單，也最有威懾力。

為甚麼要選莊賈？

第一，他是國君的紅人，殺他最有傳播力，也沒人再敢妄動；第

二，他張狂，壞不壞、冤不冤此時都已不再重要，殺他可以得人心。多

少人都在想，如果不是莊賈這種腐敗（享樂）分子，晉國和燕國又怎敢

興兵入犯？

如果使者足够快，能不能救下莊賈？不能。如果放過莊賈，他遲早

要報一刀之仇。憑著他和國君的親密程度，天天耳畔吹風，田穰苴的仗

還怎麼打？覺還怎麼睡？這一刀舉起來，就再無餘地。一定要殺，殺得

霸氣，才能殺出氣勢，殺出軍令如山。田穰苴所揮出的一刀，也殺出了

中國軍事史上的一個傳統—揚刀立威。

史上從不缺少這樣的例子。田穰苴之後數年，他的山東老鄉孫武

向吳王闔閭要求，借用其宮女演示陣法，平時最受寵的兩位被指派為隊

長。誰都知道，有雞鴨的地方就有糞便，有年輕女人的地方同樣就有笑

聲，而且從音量上來講，一個女人頂得上五百隻鴨子。操練期間，這些

美女笑得花枝亂顫。孫武鐵石心腸，立馬殺了兩位「隊長」，一下舉國

皆驚。孫武由此在吳國得到重用，成為一代名將。

三國末期，魏國派大將鍾會統兵十萬伐蜀。牙門將許儀被點為先

鋒官，為大軍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出征不久，鍾會騎馬路過一座橋，

橋上破了個洞，馬蹄陷入洞中。鍾會大怒，責許儀失職之罪，要開刀問

斬。許儀是誰？他乃曹魏開國元老許褚之子。許褚是曹操心腹愛將，統

帥御林軍，忠心耿耿，戰功赫赫，曹操稱之為「虎癡」。小說裏有「許

褚裸衣戰馬超」一幕。史書記載，諸將紛紛求情，鍾會不為所動，依舊

將許儀斬首。於是，「諸軍聞之，莫不震竦」。

而田穰苴那句「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也成為軍事史上最重要的

原則之一。此後，孫武將之稍加改變，寫入《孫子兵法》，從此名垂後世。

這就是：「孫子曰：（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

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

致命的酒局

一顆人頭有多重？一片江山有多重？

齊國第一紅人、美少年莊賈的一顆新鮮頭顱，換來了田穰苴的軍令

如山。

大軍出征。田穰苴又拿出齊景公之前賞賜的所有財物和糧食，犒賞

三軍。自己則與將士同吃同住，親自慰勞病弱者，一時軍心大振。

這一切早有密探報知晉、燕兩國。兩國本是乘虛而入，如今得知齊

國士氣已振，當即著手撤軍。田穰苴麾師追擊，一舉奪回阿、甄二城，

收復黃河兩岸。

田穰苴挾大勝之威，率精悍之旅，諸將皆唯他號令是從，士卒唯

其馬首是瞻。想想這半輩子忍氣吞聲，受困於柴米油鹽，苟活於別人冷

眼之下，如今，是不是到了該他揚眉吐氣，好好舒展、放縱一下的時

候了？

且慢 ! 事實上，對於一個主將來說，這正是一個生死攸關的時刻。

在田穰苴之後兩千年，出了一個典型的反證。那就是為清世宗雍正皇帝

立下汗馬功勞的心腹大將年羹堯。說起治軍之嚴，年羹堯在史上是數得

著的，甚至連雍正看了都為之變色。

盛夏，年羹堯操練陣法，精銳將士皆著牛皮鎧甲，大汗淋漓。一向

冷血的雍正看了都有些不忍心，傳口諭讓「寬衣」。將士山呼萬歲，卻

堅立不動。雍正再說一遍，將士依舊如故。直到年羹堯手中令旗一擺，


